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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土记 黄亚明专栏

♢棘心录 刘鹏艳专栏

刘鹏艳，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安徽省文学院签约作家、
一级文学创作，发表小说、散
文、儿童文学等数百万字。
著有长篇小说《青山依旧在》
《春风缄》、小说集《雪落西
门》《鲜花岭上》、散文集《此
生我什么也不是》、长篇系列
童话《航航的成长季》等。

黄亚明，中国作协会员，
安徽省文学院签约作家。研究
馆员。文章散见《作品》《诗
刊》《青年文学》《西湖》《散文》
《长篇小说选刊》等，出版散
文集《坐看》《市井水浒》数种，
获奖若干。

鸭汤面里多人情。人情甜美，鸭
汤面鲜美。鲜美里带点咸味，可谓
咸里藏蜜。小县城中的人情，莫过
于 清 早 在 剧 团 巷 请 我 吃 一 碗 鸭 汤
面。鸭汤面面相淳朴，汤色金黄，
葱花点点绿意，躺着的几块鸭血腻
细 慵 懒 ， 竖 着 的 几 坨 鸭 肉 肉 色 红
亮，横着的几茎青菜色泽丰润，视
之有一种耀目的明朗。

鸭汤面的鸭子来自黄尾河。黄尾
河无甚名气，清流无声，水草丰茂，
卵石历历，因在黄尾镇而得名，实为
无名河。岳西山里的无名河，没得八
百，两三百条是有的。两三百条无名
河，纵横在两千多平方公里的峰峦丘
壑间，绕山而行，抱岩而下，七弯八
拐，扑跌偃仰，雨来水大，响晴水
细。河中细小的鱼虾自在嬉游，绵若
无骨似的。鸭子喜食小鱼小虾，春溪
水未暖，鸭子如玲珑的小船浮在水
上，逐水而流。散养的鸭子，自有野
性的鲜美。

黄尾镇山峰奇崛，林木野秀。我
去过几十回，看景，看人，看瀑，看
古村。斯地山水鲜活乱跳，心猿意
马，痛快淋漓，欹纵变幻，疏狂似得
米癫神意。

鸭汤面的人情，在乎手工面福寿
绵长，在乎山水的美意入腹入心，心
心缱绻，人情即心情，心情大过天，
人情大过天。

忆起一碗鸭汤面，伴以青花瓷
碗，筷子间起落，是母亲的味道，是

儿时的味道，是归乡的味道。清寒中
略显清贵，抚慰人心。

人流肥沃，拥挤在狭长巷弄里，
层层叠叠，密密麻麻。每日每月每
年，闹嗡嗡的早晨，剧团巷里流淌粉
丝煲憨厚的烟火味，包子铺拙朴的市
井气质。转头一看，尽是熟人，熟人
日久，便是亲人，亲近之人。

店名叫做“黄尾鸭汤面”，位居
剧 团 巷 中 间 地 段 ， 旁 有 “ 高 朋 酒
馆”。高朋在座，熙熙攘攘，热腾
腾，虽无晋人古气，口角犹留余香。

在德州吃了几日鲁饼。秋风起
兮，想写鲁饼帖，又觉得帖似姜夔清
雅小令，赋接大唐浩浩古风，而鲁人
轩耿，鲁饼孔武，颇不相宜。秋风起
兮，心里不宁静，想起欧阳子《秋声
赋》，鲁西北平原上，白杨萧萧了千
里，运河水落了石出了，鲁饼热乎乎
正在出炉。

鲁，迟钝而笨。鲁饼笨。笨笨盘
坐，笨手笨脚，状如笑弥勒。破衫旧
袍，嘴角脸上，蘸了几点葱绿，抹了
几丝椒红，滑稽堪笑，却永远慈眉善
目。鲁饼正是笑弥勒。笨到憨厚，笑
到心机几近无，恰似有德之州。

鲁，粗野，莽撞。鲁饼大是莽
撞，大到莽撞。十余年前去泰安，吃
过超级饼，直径尺余，十余个摞在大
盘上，任客人自取。金黄黄的，黄中
略带家常焦煳色。香喷喷的，葱花
香，麻油香，韭菜香，面粉香，肉

香，香气交缠，像旧时穷家的孩子，
逢年节跃动着的大欣喜。

前几天喝了四五顿羊杂汤羊肉
汤，今早出门散步，满地梧桐叶落，
就点了庞然鲁饼，提神振气。

店家问，要几角。我不懂。
店 家 再 问 ， 几 角 。 随 意 答 ：

两角。
两角上桌，约有七八大块。怔了

片刻，挑一块食之，外焦里嫩，酥香
满嘴，又丰腴又坦诚，风情肥美。

奇怪的是，德州街头多美女，美
女多摇摇如云，个头婉约，檀腰小
小，因日食鲁饼乎？

古人说，登泰山而小天下。食了
鲁饼，则笑傲天下餐桌乎？

午间闻到厨房奇香，油腾腾的，
我知道，肥肉在锅里跳，金色的油脂
噗噗，让人有好日子的感觉。

油渣之好，金黄如膏，一小片，
一小片，像一把小斧子在深山叮叮砍
樵，也像月牙流光堆在白瓷碗里，也
像小扁豆挂在春色中。洒一点点盐进
去，切几个土辣椒炒一炒，焦香似在
锅里划拳吆喝，很快逸作星子，在鼻
端游丝般萦绕，开开阖阖的，时开时
阖。清人黄图珌谈写文章，开之有
情，阖之有景，忽开忽阖，有情有
景。肉油渣的香大致如斯，开阖有
旨，入口焦脆，油脂喷香，敷在腔
喉，像鸡蛋羹滑腻。算不得健康食
品，是儿时饥饿记忆的缘故吧，记忆
里油渣干扰了如今的嗅觉。

这碗油渣我吃了三顿，每次小心
挑三四块。夜深了，忍不住，偷食了
一小块，顿时心头月白风清，姹紫嫣
红，快意非常。

鸭汤面和鲁饼及油渣

每逢春节，先生会提议买些鲜花
来装扮居室。但他只是提议，插花这
样的事，似乎和生养孩子一样，应当
是女子的事。他这般有分寸的男子，
是从不逾矩的。

今年我们的香水百合和郁金香都
开得特别好，它们由一只喇叭形的水
晶瓶盛着，安静地开在玻璃窗下满地
的阳光里。儿子已经五个月大了，正
是活泼地对这世界敞开好奇心的年
纪，只是他口不能言，没办法表达他
对这光怪陆离的世界的见解；又苦于
身体的局限，尚未习得自由行走的本
领，此刻便只能由他的老外婆领着，
在屋里倒腾各种他好奇的目光所能摄
入的新鲜玩意儿，逢物攫物，见人抓
人。这瓶花很快就引起了他的注意。

绚丽的色彩和芳香的气味像一只
锚，一击即中地锚定了他单纯的热
情。他用含混的音节和挣扎的姿态表
示出对它所有的兴趣，强硬地引导他
的老外婆抱着他趋向那个散发着迷人
魅力的目的地。他一点点靠近，不再
满足于老外婆的怀抱，嗯嗯啊啊地号
令着，指挥着。老外婆便蹲下身子，
由他腰里环抱了，任凭他挥舞小小的
魔爪，欣喜地看他越发准确而有力地
击中他眼中的目标。小子伸出手去，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劈手拿下一支百
合。待我喝他时，已晚了。只见自他
手中飘下一瓣残香，顷刻香陨花落，
令人心惊地颓躺在地上，没了全尸。
我佯怒道：“呔，那采花大盗，干得

什么好事？”小子只是无辜地朝我
笑，并不打算负责任。我便也笑了，
被他的无辜打动，心中暗忖，不晓得
那是谁的宿命。

生下小子时，一姐妹评说，竖子眉
目如画，生得水灵剔透，不知将来要坏
了多少姑娘。做母亲的听闻如此批语，
着实有些哭笑不得。如今看他辣手摧
花，预言？寓言？预演？不知道是蜂子
狂、蝶儿浪还是花香引来了小蜜蜂，所
谓身怀利器，杀心自起，你看他那么无
辜，倒也不忍心怪他采花无理。

许是生养下一枚“采花贼”，似乎
世界观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校正。
按姐们儿我以前的脾气，多少有那么
点伪女权主义，也曾一心想生个女儿，
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如一朵花。奈
何天不从人愿，或者老天有意罚我认
识到自己的错误，结果生下一个肥肥
白白的小子，如一尊拈花而笑的佛。
这么一来，情感和思想都发生了微妙
的变化，我觉得我要站在儿子的立场
上思考问题了。于是对男子偷心、女
子偷人这类故事，便有了另一种理
解。比如这一室岁月静好的明媚与芬
芳，招惹一只蜂子来热闹热闹也属正
常，你是怪蜂子孟浪，还是怨花太香？
诗亦有云“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
空折枝”，所以鞋是用来穿的，蜜是用
来喝的，花是用来摘的。你不能放着
一双鞋不穿，让它落灰；或者放着一缸
蜜不喝，让它变味；自然也就不能放着
一朵花不采，让它枯萎——“女大不中

留，留来留去留成仇”，我做姑娘时很
不屑这自古以来的道理，这时却要以
老母亲的心情来辩证地，或者说偏袒
地，来看待这句话了。

通常认为，生儿子的人家占便
宜，因为省心。生闺女的妈，总是担
心人家来喝你的蜜、摘你的花，可要
是总没人来喝你的蜜、摘你的花吧，
你又难受得要命，这就跟自己拧巴上
了，接着没完没了地担心，难受，担
心，难受，你喝不喝？你摘不摘？你
还不喝？你还不摘？完了，疯了。所
以作为一个成熟的女子，你会感谢有
人肯花时间对你甜嘴蜜舌地许下一生
的诺言，且不管到最后你们是不是真
的能够地老天荒。便好像一朵花，它
其实是非常感谢那只肯在它最完美的
时候于它的娇颜上驻足停留的蜂子
的。至于日后的分分合合、缘聚缘
灭，既然人不能做主，就交给天。要
相信人都是美好的，恰如花儿的美与
蜂子的好。摘花采蜜只是因为你的美
好，我停留时亦心怀赤诚，一如纯真
的婴孩——存心调戏妇女的除外。

我喜滋滋地欣赏着我的花，以及
我那采花的、笑嘻嘻的小毛贼。他们
都是美好的，我想。因为这美好，满
室生香。

行笔至此，始觉这天正是西历的
情人节，不禁给自己一个微笑：蜂子
和花儿，可不是最相配的一对小情
人？倘若没有蜂子，花儿多么寂寞；
没有了花儿，蜂子又多么凄惶。不论
放蜂的还是养花的，心中都盼着对方
好。所以做母亲的，也像那放蜂和养
花的人，对着自家的闺女或者小子，
引颈盼着别家的闺女或者小子，不免
对情人节也生出一点浪漫的想象。

生养一枚“采花贼”


